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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抑制控制是指个体有意地调控自身的注意力、行为、思维或情感，以对抗强烈的内在反应倾向或外在诱

惑的心理过程，对于减缓或阻止神经或行为上的活动至关重要。双语经验被视为一种高强度的经验，对

个体的大脑活动和认知功能具有深远影响。有研究显示，双语经验对认知控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

抑制控制作为认知控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样受益于此。然而，部分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否定双语经验

带来的促进作用。为此本文梳理了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影响的支持性与反驳性证据，旨在为理解双语经

验如何作用于抑制控制机制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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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hibitory control is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by which individuals intentionally regulate their at-
tention, behavior, thinking, or emotions to counteract strong internal response tendencies or ex-
ternal temptations. This process is essential for slowing down or preventing neural or behavioral 
activities. Bilingual experience, considered a high-intensity activit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an 
individual’s brain activ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bilingual experience sig-
nificantly promotes cognitive control. Since inhibitory control is a core component of cognitive con-
trol, it similarly benefits from bilingual experience. However, some scholars have raised obj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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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extent of this promo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both supportive and refutative 
evidence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bilingual experience on inhibitory control ability, aiming to pro-
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how bilingual experience affects the inhibitory contro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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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认知科学领域，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作为一种核心心理过程，对个体行为调控的能力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双语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其对个体认知结构的塑造，特

别是针对抑制控制的潜在影响，已经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 
大量研究表明，双语经验对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抑制控制作为认知控制

(Cognitive control)的核心成分，涉及对干扰信息的遏制、注意力资源的调配与冲动行为的调控[1]-[3]。双

语者在日常沟通交流中，必须对两种或多种语言系统进行管理与调控。因此，双语者在识别或使用目标

语言时必须抑制来自非目标语言的干扰，这对双语者的抑制控制能力和语言监控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此外，双语者在处理语言时，必须在两种或多种语言系统之间不断切换，这一现象被称为“语码切换”

(Code switching) [4]。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接受了更多关于认知控制技能的训练，这可能是他们在抑制

控制方面和非语言认知任务中表现出优势的原因。例如，双语者在 Stroop 任务、Flanker 任务等经典的认

知控制范式中，往往能更快地抑制干扰信息，做出正确反应[5]-[7]。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双语者抑

制控制优势的观点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其背后的解释机制却仍存在争议。有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

为所观察到的抑制控制优势可能并非单纯源于双语经验，而是由于诸如研究发表偏倚、年龄、语言模态

差异以及语言熟练程度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作用[8]。本文将从抑制控制能力的测量、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

能力的影响进行详细阐述。 

2. 抑制控制 

认知控制是指在面对需要超越自动化反应、直觉或本能行为的情境时，个体依赖的自上而下的心理

调控过程。这个过程在需要做出决策、抑制不相关的刺激或调整现有策略以适应新环境时显得尤为重要

[9] [10]。Diamond 认为，认知控制包含三个核心要素：抑制控制、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和认知灵活

性(Cognitive flexibility)。抑制控制指的是当两个相互冲突的心理表征同时活跃，且每个表征都与不同的

反应相关联时，个体能够选择性地关注相关线索，抑制强烈但不适当的反应冲动，并最终做出正确反应

的能力；工作记忆是指个体对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进行心理操作的能力；认知灵活性则建立在抑制控制

和工作记忆的基础上，体现为根据环境变化灵活调整思维策略和行为模式的能力[11]。这三个要素相互补

充，共同构成了个体应对复杂认知挑战的关键能力框架。有研究指出，抑制控制在幼儿成长的多维度发

展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深远影响体现在心理理论架构的构筑、社会适应能力的塑造以及早期语言

技能发展轨迹的引导上。作为一种关键能力，抑制控制已被用于预测个体未来学业成就的有效指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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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个体在成年后能够发展出更为复杂和高级的认知功能奠定了基础[12]。这一发现强调了抑制控制在

个体发展连续性中的关键性作用，及其对于促进整体认知与社会性发展路径的重要性。 
抑制控制可以进一步分为干扰抑制和反应抑制。干扰抑制(Interference inhibition)指的是个体在面对多

种刺激的竞争时，能够有效地筛选并排除那些与当前任务无关或具有干扰性的信息，从而保持认知资源

的集中和任务执行的准确性。而反应抑制(Response inhibition)则侧重于根据任务的具体要求，主动抑制那

些自动激活但在当前情境下不必要或不恰当的优势反应[13]。 

3. 抑制控制的测量 

抑制控制能力的评估采用了多种标准化的测量范式，如 Flanker 任务、Stroop 任务以及 Stop-signal 任
务等。根据抑制控制的类型，这些测量范式可以分为干扰抑制范式和反应抑制范式。干扰抑制范式着重

评估个体在面对信息冲突时，如何有效排除无关或干扰性信息的影响，以确保目标导向的行为能够顺利

进行。Flanker 任务和 Stroop 任务是这类范式的代表，它们通过设计刺激之间的相互干扰来考察个体在冲

突情境下的抑制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反应抑制范式主要考察个体如何主动抑制自动且占优势的反应，

例如 Go/No-go 任务和 Stop-signal 任务。这些任务要求参与者在特定情境下抑制已有的反应倾向，以此来

评估其反应抑制的能力。 

3.1. 干扰抑制的测量 

3.1.1. Flanker 任务 
Flanker任务是探究抑制控制机制的经典范式。它要求实验参与者在执行任务时忽略两侧的干扰刺激，

集中注意力对中央目标刺激做出准确反应。该任务已从最初的字母形式演变为现在普遍采用的箭头形式。

以字母版本的 Flanker 任务为例，当中央目标刺激与两侧干扰刺激相同时，我们称之为一致试次(如
HHHHH)；若不相同，则为不一致试次(如 HHSHH)。不一致试次会引发更显著的认知冲突，导致实验参

与者的反应时间明显长于一致试次。这种时间差异，即不一致试次与一致试次反应时间的差值，被定义

为 Flanker 效应量。这个效应量是衡量抑制控制能力的重要指标，揭示了个体对 Flanker 干扰刺激的有效

抑制能力[14] [15]。 

3.1.2. Stroop 任务 
Stroop 任务通过要求实验参与者忽略词语的语义内容，仅对词语的呈现颜色进行命名，从而考察其

干扰抑制能力。具体而言，当词语的语义(如“黄”)与其颜色(如红色)不一致时，实验参与者需克服自动

化的语义处理倾向，专注于颜色识别并做出相应反应。这一过程中，词义与颜色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任务

的核心挑战。实验结果显示，在词义与颜色一致条件下，参与者的反应速度通常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

两者之间的反应时差异构成了 Stroop 效应量，这一效应量是评估个体在复杂认知环境中抑制无关信息干

扰能力的关键指标[16]。 

3.1.3. Simon 任务 
在 Simon 任务中，参与者需要根据听觉刺激中的方向性词汇(“左”或“右”)来执行反应任务，比如

听到的声音刺激为“左”，则需要按左键，为“右”则需要按右键，然而，刺激的非目标性空间呈现位置

(即左耳或右耳的输入)会显著地干扰他们的反应选择过程。具体来说，相较于当听觉刺激的空间位置与其

词汇所指示的方向不一致时(“左”这个词语呈现在右耳)，两者一致时(“右”这个词语呈现在右耳)参与

者的反应时更短，正确率更高。这表明，位置反应的选择过程并非完全独立于实验任务，而是会受到与

当前任务无关的位置信息的干扰。该任务的测量指标为 Simon 效应量的大小，即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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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的差值[17]。 

3.2. 反应抑制的测量 

3.2.1. 停止信号任务(Stop-Signal Task) 
停止信号任务通过引入即时性的停止信号，要求参与者在执行预定反应的同时，保持对外部信号的

敏锐监控和即时响应能力。任务中通常会展示一系列视觉刺激(如随机出现的“X”与“G”字母)，参与

者需要根据规则迅速按键做出反应。然而，在某些特定试次中，一个意外的“停止”信号会突然出现，此

时参与者必须立即终止已经开始的反应。该任务的测量指标包括正确率、错误率和停止信号反应时(Stop-
signal reaction time, SSRT)。停止信号反应时是指从停止信号出现到参与者尝试抑制其预先形成的反应倾

向之间的时间间隔，是评估反应抑制能力的关键指标[18]。 

3.2.2. 反向眼跳任务(Anti-Saccade Task) 
反向眼跳任务于 1978 年首次提出，如今已成为研究反应抑制能力的重要工具。该任务要求参与者抑

制对突然出现的刺激物的自动反应冲动，并主动控制自己的视线移动。具体来说，参与者需要注视屏幕

上的一个固定点(中央注视点)，随后在屏幕的外围区域会出现一个目标刺激物。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自然

而迅速地(即反射性地)将视线转向这个新出现的目标刺激物，这称为正向眼跳。然而，在反向眼跳任务中，

参与者被明确指示不要跟随目标刺激物，而是应迅速且准确地将视线转向与目标刺激物相反的方向，即

执行一个反向眼跳。该任务的测量指标是反向眼跳的潜伏期与正向眼跳潜伏期之间的时间差，这反映了

个体在抑制自动正向眼跳冲动并产生相反方向眼跳时所付出的认知努力[19] [20]。 

4. 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影响的研究 

最初针对单语儿童与双语儿童智力表现的研究认为双语经验可能引发儿童的认知混淆现象[21]。然

而，这一观点随着 Peal 与 Lambert 的研究而发生了转变，他们首次提供了可靠证据，表明双语经验对儿

童发展具有积极影响[22]。随后大量聚焦于儿童或成年人群体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双语者在抑制控制能力

上展现出的行为优势[23]-[25]。 

4.1. 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具有显著促进效应的研究 

在针对儿童与成人群体的双语研究中，普遍观察到相较于单语者，双语者在抑制控制方面展现出了

行为优势。例如 Poarch 和 Bialystok 的研究基于双语经验，将儿童划分为三语组、双语组、不完全双语组

和单语组，并运用 Flanker 任务来评估这四组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三语儿童和双语儿童

在冲突试次的任务中表现优于不完全双语儿童和单语儿童；而不完全双语儿童和单语者在任务表现上没

有显著差异。特别是在面对冲突任务时，双语儿童的大脑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活动增强，

该区域与个体的冲突监控相关联，这表明双语儿童在执行需要抑制控制的任务时展现出更好的控制能力

[26]。同样地，XIE 与 Zhong 通过 Flanker 任务和卡片分类任务，探讨了熟练双语成人组与非熟练双语成

人组在认知控制上的差异。其研究发现，熟练双语成人组在 Flanker 任务和卡片分类任务上的表现均优于

非熟练双语成人组，显示出更强的抑制控制和转换能力，语言熟练度对认知控制的影响显著。这一发现

有力地支持了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能力的积极促进作用[27]。 
我国一些相关研究也表明双语经验对促进抑制控制具有积极影响。范小月等人采用改进的反向眼跳

任务——面孔任务，探究了熟练与非熟练双语成年者在不同认知控制成分上的差异。大量研究表明，人

类天生就会注意眼神，并不由自主地跟随眼神的方向，这种对眼神的注意偏向在仅 3 或 4 个月大的婴儿

身上就已有报道。因此，眼神方向可以成为测量个体抑制控制能力的有力线索[28]。在该任务中，每个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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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一张面部示意图开始，示意图两侧各有一个方框。一段时间后，一个目标星号在其中一个方框中闪

现。此时，如果面孔的眼睛是绿色的，要求参与者对包含星号的方框做出反应；如果眼睛是红色的，则

对反方向的方框做出反应。研究发现，相较于非熟练双语成年人，熟练双语成年者在任务转换与干扰控

制上的反应时消耗量更小，但在反应抑制上差异并不显著，表明双语经验对于个体的认知灵活性及干扰

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反应抑制则没有明显的正向效应[29] [30]。蔡厚德运用双语 Stroop 范

式，考察了不同语言熟练度的大学生在语言内与语言间干扰条件下的抑制控制加工机制。研究结果发现，

相较于非熟练双语者，熟练双语者在两种条件下均展现出显著较低的干扰效应，表明双语经验能够有效

提升个体语言的抑制控制能力[31]。 

4.2. 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无显著促进效应的研究 

然而，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双语经验能促进抑制控制能力，仍有部分研究未发现显著效果。如 Duñabeitia
等人通过 Stroop 任务比较了双语和单语儿童的抑制控制表现。研究结果显示，面对 Stroop 任务的不一致

条件时，双语儿童和单语儿童的反应模式相似，他们在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间较慢，错误率较高。这

表明，双语儿童在抑制控制方面并未表现出优势，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32]。Paap 等

人进行了一项全面的研究，旨在评估双语者和单语者在执行非语言相关任务时的抑制控制能力。该研究

主要采用 Simon 任务、反向眼跳任务和 Flanker 任务作为评估工具。其研究结果涵盖了不同的实验范式，

但并未能一致地证明双语者在抑制控制方面具有优势[33]。Linden 等人的研究中，双语者在 Flanker 任务、

Simon 任务和数字广度任务中的表现与单语者相似。这一发现表明，双语经验并不一定会导致一般的认

知控制优势[34]。此外，Desjardinsa 和 Fernandeza 通过听觉抑制任务和 Simon 任务评估了西班牙语–英

语双语者和英语单语者的抑制控制能力。结果显示，双语者和单语者在抑制无关信息方面的表现没有显

著差异，进一步表明早期接触双语的双语者与单语者相比，在抑制无关信息方面可能并无优势[35]。Kirk
等人在研究中对老年双语者进行了 Simon 任务。研究发现，老年双语者与单语者在 Simon 效应上不存在

显著差异。这一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老年双语者在抑制控制任务中具有优势的观点。尽管所有参与者在面

对不一致的试次时都表现出了较慢的反应时间，但双语者并没有显示出较小的 Simon 效应。这表明，双

语经验可能并不直接导致更好的抑制控制能力[36]。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围绕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是否存在积极影响的问题，尚未达到广泛共识，支

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争论仍持续进行中。 

4.3. 引起争议的核心焦点 

关于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能力的影响已有大量研究，但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性引发了广泛争议。

为此，有研究者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综述和元分析，以期达成共识[37]-[39]。然而，这些努力仍未能形成

统一的结论。在深入分析既往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综述发现这一争议集中在发表偏倚和

年龄上。 
在探讨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的影响研究文献中，已被广泛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发表偏倚，即观察

到具有统计学显著影响的实证研究比报告无显著影响的研究更有可能发表，这种现象可能导致我们对双

语经验和抑制控制能力关系的理解存在偏差[40]。这一现象仍是一个备受争议且尚未在学界达成共识的

议题。De Bruin 等人深入探究了这种发表偏倚，其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发现部分抑制控制优势的研究，

那些完全支持双语抑制控制优势的研究更有可能被成功发表，此外，那些未能发现支持双语抑制控制优

势的研究的发表机会则显著降低[41]。Lehtonen 等人通过元分析综合了 152 项研究，系统比较了双语者和

单语者在抑制控制、注意力监控、转换、工作记忆、注意力和语言流畅性这六个执行功能领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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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纳入了未发表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和期刊文献，并考虑了与研究设计、任务类型和参与者特征相关的

潜在变量影响，以减轻发表偏倚的影响。在对发表偏倚进行校正之前，研究发现双语者仅在抑制控制、

转换和工作记忆方面表现出非常微小的优势。然而，在进行了发表偏倚校正之后，并没有发现双语者在

这六个执行功能领域中有显著优势。研究结果表明现有的证据不能明确地支持双语者与认知控制功能的

优势密切相关这一观点[39]。 
年龄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对双语者的抑制控制优势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

探讨与验证。多项实证研究揭示了抑制控制优势在特定年龄群体中的显著体现，特别是在幼儿期和老年

期[42] [43]。在幼儿双语者中，早期接触并学习两种语言似乎促进了大脑神经网络的高效构建与重组，从

而增强了其抑制无关信息、专注目标任务的能力；而在老年双语者中，这一优势可能源于长期双语实践

所累积的认知储备，使得他们在面对认知衰退的自然进程时，能够展现出更为稳健的抑制控制能力[44] 
[45]。Bialystok 等人的研究指出，由于年轻人普遍处于认知功能的顶峰期，其认知资源相对充裕，因此在

执行抑制控制任务时，双语与单语背景之间的差异可能并不显著，或仅表现出微小的组间差异。这一现

象提示我们，在评估双语效应时，必须充分考虑年龄这一关键调节变量的作用[46]。 

5. 展望 

抑制控制是个体行为调控的核心心理机制，其效能深刻影响着学习成效、工作绩效以及社交互动的

质量。理论上，双语者因需频繁进行语言系统的切换与整合，预期应展现出增强的抑制控制能力，以有

效管理语言间的相互干扰。然而，当前研究在此领域所展现的结果却并不一致，既有支持双语经验对抑

制控制具有促进作用的证据，也有研究未能显著验证这一效应[47]。针对部分研究未能揭示双语经验对抑

制控制的促进作用，其潜在原因还可以归结为多个方面：样本选择的局限性，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论的

普适性，如样本量不足、群体特征同质化(如教育背景、语言熟练度等)均可能削弱对双语经验真实效应的

捕捉能力；测量工具的敏感性与针对性，不同认知任务对抑制控制能力的考察侧重点存在差异，若未能

精准聚焦于双语经验影响的特定维度，则难以得出强有力的结论；潜在的混杂变量，这方面的有效控制

也是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语言使用习惯、习得年龄、文化背景等在内的多

种因素可能与双语经验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抑制控制过程，若未予充分考虑与平衡，则易导致研究结

果受到干扰[48]。 
为了更准确地揭示双语经验与抑制控制之间的复杂联系，未来的研究应当聚焦于以下几个方向：拓

宽研究样本的范围和多样性，确保涵盖不同年龄段、语言背景及文化环境的双语者，从而提升研究结果

的普遍适用性；深入探索神经机制的微观层面，通过结合神经成像技术(例如 fMRI、ERP、fNIRS 等)以及

行为实验设计，从行为层面深入到神经科学层面，全方位评估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能力的影响；通过元

分析方法，对既有实证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再统计分析，以期厘清双语经验与抑制控制机制

之间的真实的关联性；实施纵向追踪研究，跟踪个体从单语过渡到双语的过程中抑制控制能力的动态演

变，为确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更加坚实的证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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